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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王意天

  10月15日晚，某直播平台，推荐页上展示

着一张大尺度的直播间封面图。《法治日报》

记者点击进入这个名为“戴上耳机”的直播间

看到，镜头对着女主播脖子以下，女主播穿着

暴露，双腿呈“W”的姿势跪在镜头前。

  在记者观察的两个小时里，女主播全程

没有说过几句话，在令人浮想联翩的背景音

乐声中，做出一些性感动作。当有人打赏时，

女主播就会将嘴巴靠近镜头“亲亲”。该直播

间当晚的观看量超过了200万人次。

  这只是短视频直播平台中充斥大量低俗

负能量内容的一个缩影。

  从衣着暴露、做出性感动作到号称“线上

打赏线下可约”，从连麦PK人身攻击到“佛

媛”“离媛”“病媛”各类“媛”……记者近日调

查采访发现，当前仍有不少主播在网络平台

发布低俗视频或进行低俗直播，以此吸引流

量。有业内专家接受采访时建议，通过建立完

善主播信用联合惩戒机制等方式整治这一

乱象。

穿着暴露语言轻佻

打色情擦边球引流

  今年10月1日，上述直播平台发布主播违

规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传播、表演带有性暗

示、性挑逗等易使人产生性联想的内容，包

括：做出让人产生性幻想的动作；带有性暗示

的撩起、拉扯衣服等动作；发出可能引起他人

性欲的声音等。

  但记者最近连续多日观察该直播平台发

现，其推荐页中存在大量与“戴上耳机”类似

的女主播页面，点击进入直播间看到，里面一

些女主播穿着暴露、凸显性感部位。这些直播

间的观看量动辄数万或几十万。

  不仅仅是上述直播平台，记者调查注意

到，很多短视频平台都存在主播打色情“擦边

球”博关注的情况。

  北京印刷学院的小林同学是个宅舞爱好

者，经常通过短视频平台观看舞蹈视频，“现

在舞蹈区怪怪的，很多人都不关注舞蹈本身，

反倒是穿着暴露的博主随便扭一扭就可以获

得高点赞量”。

  “只要是有挑逗刺激的，往往就能吸引

流量。”在华北电力大学上学的小郑同学

说。他是一名网络游戏发烧友，也经常看网

游直播，他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女主播在直

播时，衣着大胆、语言轻佻，一些留言污秽

不堪，“特别容易让旁人误会自己在看淫秽

视频”。

  10月16日晚，记者随意点开一些网络平台

的直播间看到，有的女主播身穿刚好裹住胸

部的裸色上衣，在与其他主播PK输掉后在直

播间表演抖胸；有的女主播拿出多件抹胸让

粉丝选择，等点赞数达到一定量后，走向镜头

前的窗帘后面直播更衣。

  一名女主播对粉丝说：“自己已被多次封

号，封号后会在小号继续直播，欢迎粉丝加其

小号。”

  还有直播以“线上打赏线下可约”为噱

头，鼓动粉丝打赏打榜。“来到我们直播间，这

个夜里就放肆。今晚榜单的前4位可以从四位

妹妹中选一位。可以满足你线上线下任何一

个过分的要求……”在一直播间里，主持人卖

力吆喝着，4名女性背对着镜头站成一排，屏

幕上的一些留言不堪入目。

  记者随后以一名女大学生的身份私信联

系了该直播间负责人，提出想要加入该团队。

对方为广东省东莞市一家传媒公司，负责人

称：“我们这边是做‘女团’，女主播有无才艺

均可，年龄在18岁至28岁之间，保底工资8000

元，有点‘小任务’，轻轻松松上下班。”

  当记者提出“线下约”有危险的担忧时，

该负责人说：“主持人在直播间的作用就是坑

礼物，主播配合主持人即可。所谓线下的要求

是没有的，但是要加微信和对方聊天，没有所

谓的做污的东西。我们只是在直播间用恍惚

的言语去骗礼物。”

低俗直播层出不穷

吸引流量直播带货

  “我和老公刚办完离婚手续，他就说出了

隐情，我当时泪崩了”“办完离婚手续，我们就

去了一家离婚酒店，这是给离婚的夫妇准备

最后一顿晚餐的酒店，我们吃完饭后当场抱

头痛哭”……这是一些短视频平台上“离媛”

们共同的台词，她们化着精致的妆，拿着离婚

证诉说自己的不幸，再发出数十条短视频，积

累一定量的粉丝后，就开始直播带货。

  记者近日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搜索“离

媛”二字，发现有的短视频平台会跳出“请对

虚假人设、借机营销行为说‘不’”的温馨提

示，有的平台上仍然有不少以此博关注的主

播、博主。

  除了“离媛”外，近期社交、短视频平台

上还出现了大量“佛媛”“病媛”“菜媛”等各

类“媛”“媛媛不断”，通过“立人设”来吸引

流量。

  如“病媛”指的是在网络平台上放出自己

患乳腺癌、甲状腺癌等患病经历，穿着病号服

拍出精致照片的女性，她们在积累粉丝后往

往号称自己已经痊愈，然后分享治疗心得、推

销保健产品。

  除了各类媛，网络平台上还充斥着各种

不文明的PK直播。前网红“铁靠山”便是靠着

在短视频平台上与他人直播PK骂脏话一炮

而红的，“卧嫩叠”（即“我是你爹的”）等是其

直播PK的习惯用语。9月16日，“铁靠山”被网

络平台永久封禁。

  但记者调查发现，当下连麦互骂，语言粗

俗不堪的情况仍大量存在。在一系列直播视

频中，两名主播连麦PK，侮辱性的词语接连

不断，大量粉丝在直播间助威、点赞、送礼物。

输掉的一方往往要接受低俗惩罚。

  这些低俗惩罚包括：跑步抖胸、现场脱内

裤、将内裤塞进嘴里、喝超过身体负荷的水、

大量吃辣酱等刺激性食品、用刺激性物品涂

抹眼睛等。

  还有扮丑的、穿奇装异服的、虐杀小动物

的……低俗、负能量短视频、直播层出不穷。

将脸上涂得惨白，嘴唇涂成黑色，额头上写着

“死”字，身体随着音乐晃动……记者搜到一

些“土味”视频，感觉无法直视。

  “现在很多短视频、直播真的是毫无下

限。色情的、暴力的、扮丑的，各种各样的，我

都不敢在孩子面前刷短视频，就怕对孩子造

成不良的影响。”北京一位陈姓家长说，他的

孩子上小学五年级，周末允许孩子玩一会手

机，但他把手机里的短视频App都给删了。

  对此，广东的王女士深有同感，作为两个

孩子的母亲，她特别反感刷短视频刷到这些

内容。她举例说，现在很多主播满嘴网络脏

话，孩子听到了也跟着学。她希望加强对网络

短视频内容的监管，要多传播一些积极的、正

能量的内容。

何为低俗缺乏界定

为获流量没有底线

  为什么网络平台上的低俗直播、短视频

泛滥？

  在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巍看来，原因是多方面的，罪魁祸首就是流

量变现。

  他分析说，当下，网络主播正处于二代网

红到三代网红的拓展阶段，不少网红都是草

根出生，通过一两个短视频或资本运作“火”

了起来，他自身没有才艺去留住流量，特别是

本来就靠低俗内容“上位”的主播，只能继续

靠低俗甚至无底线、无下限来留住、获取

流量。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9月2日被全平台封杀

的网红“郭老师”。“郭老师”曾经直播日常生

活，几乎无人问津，却因一个浮夸吃猕猴桃的

视频爆红网络。后来，没有梗的“郭老师”为留

住和获取流量，直播愈发低俗：露屁股，拿起

沾着不明液体的内裤……

  另外，网络主播所签约的MCN公司（即网

红经纪公司）也是导致低俗直播频出的一个

重要原因。

  朱巍说，因为绝大部分主播一开始都是

自己干，小有名气后一般都会有MCN公司找

其签约，而每个MCN公司的KPI指标存在差

异，部分公司可能为了吸引流量而要求主播

在直播间做出低俗的行为。

  “MCN公司就像一个中间商，一端连接着

网红，一端连接着平台，一端连接着有各种各

样需求的公司。”朱巍说，这些公司很可能为

了流量和流量变现而促成低俗直播。

  实际上，各大网络平台也注意到了直播、

短视频存在的乱象，在近期纷纷出台、完善直

播规范，明确低俗PK惩罚，通过声音、动作进

行低俗表演等行为，对这些无下限博眼球的

直播行为进行整治，采取限流、封禁等惩治

措施。

  湖南长沙作为网红地，近年来吸引了不

少来自全国各地的主播进行户外直播，少数

主播以低俗、粗俗等举动博人眼球、换取流量

的不文明行为引来争议。10月12日，长沙市网

信办、市公安局等部门联合开展户外低俗网

络直播行为集中整治行动。

  而早在2020年3月施行的《网络信息内

容生态治理规定》明确，网络信息内容生产

者应当采取措施，防范和抵制制作、复制、发

布含有“宣扬低俗、庸俗、媚俗内容”的不良

信息。

  那么，究竟哪些行为属于低俗的范畴呢？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文化法

治研究中心主任郑宁说，目前法律并没有对

低俗的具体内涵进行界定，一般以公众的通

常认知作为判断标准，比如价值导向不正确、

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违反公序良俗，包

括拜金主义、炫富、炒作绯闻劣迹、衣着暴

露等。

  “虽然低俗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界定，它

可以说是个人品德和道德的一种权利，但如

果把传播低俗内容作为一种吸引流量的方

式，并且进一步影响公共层面，那就另当别论

了。”朱巍说，未成年人尤其易受低俗内容的

影响，法律对于互联网平台上发布、传播可能

影响这一群体身心健康的信息作出了明确、

严格的规定。

  根据新修订的未成人年保护法，网络服

务提供者发现用户发布、传播可能影响未成

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且未作显著提示的，应

当作出提示或者通知用户予以提示；未作出

提示的，不得传输相关信息。网络服务提供

者发现用户发布、传播含有危害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内容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相

关信息，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处置措

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网信、公安等部门

报告。

完善主播信用机制

统一平台惩戒规则

  针对网络空间低俗直播、短视频频出的

现状，朱巍建议，要对主播的行为进行整治，

要求主播按照相关规定规范直播内容。

  目前，各大网络平台都有一些规范对主

播行为进行规制。记者注意到，这些规范大多

对主播的违规行为划分了等级，并作出对应

的处罚措施，包括永久封禁主播账号、永久封

禁开播、给予警告、断流、封禁开播权限等。

  “同时应该完善主播信用机制，即主播出

现问题后，其信用度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

响。”朱巍说，封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因为主播被封号后仍然有机会开设新账号重

新直播。

  记者梳理发现，一些网络平台其实都建

立了主播信用评价指标，提出根据主播历史

场次的处置情况，对其安全信用分进行扣除，

影响分值的因素包括违规的直播场数、违规

类型、违规级别等。

  “但目前各直播平台之间的主播信用值

并不通用，惩戒规则也不相通，把握尺度是有

差异的。”朱巍说，由此可能造成“劣币驱逐良

币”的现象，比如在A平台上禁止某位违规主

播直播，而B平台仍然允许该主播进行直播，

那么这名主播可能会把A平台的粉丝带至B

平台，“这样一来，平台或许会因为担心用户

流失而不敢对违规主播下手”。

  他建议各直播平台增加平台处理权限，

统一惩戒规则，建立联合惩戒机制，“即一名

主播在某平台出现问题，那么其在其他平台

上的内容也应该一并下架，在其他平台也不

能直播”。

  朱巍提醒，主播背后的MCN公司也不容

忽视，应对其加强规范。

  “一方面要反对低俗，另一方面也要防

止公众表达自由的权利受到限制。因此，建

立一个大多数网络平台都适用的底线性规

则是很有必要的。”朱巍说，“例如建立禁止

行为名单。”

制图/李晓军  

□ 本报记者 侯建斌

  意外伤害目前已成为儿童致死的第一位因

素。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儿童伤害的死亡率

是11.4/10万。其中，道路交通事故是我国1岁至

14岁儿童的第二位伤害死因，15岁至19岁青少

年的第一位伤害死因；每年约有2.2万名0岁至17

岁未成年人因道路交通事故致死、致伤，死者中

三分之一死于乘车过程。

  如何保护儿童远离道路交通伤害？国务院

前不久印发《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

（以下简称新“儿童纲要”），新增“儿童与安全”

领域，并将“推广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安全头盔，

儿童出行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作为该领域的主

要目标之一。

  多位专家表示，新“儿童纲要”将推广使用

儿童安全座椅纳入主要目标，并给出具体的策

略措施，对推动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更好地保

障儿童出行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推广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保障儿童道路交通安全

  新“儿童纲要”新增“儿童与安全”领域，并

承诺减少儿童伤害所致死亡和残疾，儿童伤害

死亡率较2020年下降20%。

  在近日举办的“保护儿童远离道路交通

伤害”研讨会上，参与新“儿童纲要”制定的国

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儿童工作处

副处长曾国强介绍说，之所以新增“儿童与安

全”领域，一方面说明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以儿童为本，把儿童的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另一方面是坚持问题

导向。

  “在编制新‘儿童纲要’过程中，我们开展了

深入调研，通过座谈、访谈的形式广泛听取部

门、专家学者、基层儿童工作者、广大儿童和家

长的意见，大家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之一就是

儿童伤害导致的死亡和残疾，这已经成为影响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因

素。”曾国强说，而相关研究和国内外实践经验

均表明，儿童安全问题可防可控。

  也有专家表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如果

儿童乘车时能够正确使用与他们年龄、身高

相符的安全座椅，就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数据显示，婴儿正确使用安全座椅，死亡风险

可降低70%；幼儿正确使用安全座椅，死亡风

险可降低超五成。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伤害防控

与心理健康室主任段蕾蕾认为，相比新“儿童纲

要”中的其他目标，关于儿童安全座椅的目标尤

其明确具体，将推广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儿童安

全头盔都写入目标非常不易，也更加凸显了这个目标的重要性。

  除提出上述目标外，新“儿童纲要”在“儿童与安全”领域还提出了许

多针对性很强的策略措施。

  据曾国强介绍，新“儿童纲要”在“预防和控制儿童道路交通伤害”的

策略下，明确了包括完善交通安全立法、提高儿童看护人看护能力、培养

儿童养成良好交通行为习惯、推广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安全头盔和儿童步

行及骑乘机动车反光标志、完善儿童道路安全防护用品标准、加强生产和

销售监管等多个具体的措施，可操作性很强。

  “国务院发布新‘儿童纲要’以后，各省还要发布各省的儿童发展规

划。新‘儿童纲要’作为国家的重大制度，发布后还会有一套相应的监测和

评估制度来保障落实。”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认

为，从这个角度看，新“儿童纲要”将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这样一个具体内容

纳入其中，对推动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更好地保障儿童道路交通安全具

有重大意义。

明确罚则以及相关标准

严格执法加大惩处力度

  新“儿童纲要”出台后，如何推动落实？如何进一步保护儿童乘客的生

命和健康权？对此，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提出建议。

  在立法层面，佟丽华认为，今年6月1日实施的新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今

年3月公安部发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建议稿）中都有使用儿童安全

座椅的要求，但未成年人保护法缺少相应罚则，未来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

可对此进行补充。

  其他与会专家也提到，今后立法中应明确罚则并加大执法力度。“立

法中应明确罚则，不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怎么办？应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

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安徽省青联常委姚炜耀认为，对于家长

主观上图方便或认为风险可预防，而故意不使用安全座椅的行为要进行

处罚。

  佟丽华还就如何进一步“完善交通安全立法”提出了相关立法技术建

议。比如，应当明确儿童安全座椅使用者的相关标准。

  “此前上海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提出不满4周岁的儿童要使用安全座

椅，这与公安部发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征求意见稿）中‘不满140厘米’及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不满135厘米或者不满10周岁’存在矛盾。”佟丽

华说。

  佟丽华提出，此外，关于是按照年龄还是按照身高来规定不能乘坐副

驾驶也没有明确标准，未来这些问题都应从法律层面予以明确。

安全座椅质量参差不齐

多措并举严把质量关口

  近年来，儿童安全座椅质量问题也备受关注。

  2019年发布的《中国儿童道路交通安全蓝皮书》显示，2017年，中国

儿童安全座椅产品的抽查合格率仅为71%。2018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监督抽查27家企业生产的27批次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产

品，其中有6批次产品不符合标准。

  姚炜耀也曾发现，网上最便宜的儿童安全座椅仅售50多元，结果买来

后发现这一产品就是简易的儿童坐垫，根本起不到保护儿童乘车安全的

作用。

  此外，曾国强在基层进行儿童伤害调研时发现，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对

儿童伤害保护意识也比较薄弱。

  为此，姚炜耀呼吁，市场监管部门对于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相关表述

的产品以及其他假冒儿童安全座椅的产品，应加强监管。并且今后在驾驶

人资格考试中，要进一步提升关于儿童安全座椅的试题比重，让驾驶人在

学习交规时就明白儿童安全座椅的重要性，增强安全意识。

  “家长要给儿童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生产儿童安全座椅的厂家更要讲

良知，要保障产品质量，让家长用上质量合格、能有效保护儿童生命安全

的座椅。对生产假冒伪劣儿童安全座椅的企业，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加大监

督处罚力度。”佟丽华说。

  段蕾蕾则建议，加强数据分享、分析、利用、评估，进一步完善儿童伤

害监测评估体系，通过监测数据分析了解儿童伤害状况，提升儿童伤害急

救能力，降低儿童伤残率和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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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衣着暴露、做出性感

动作到号称“线上打赏线下可

约”，从连麦PK人身攻击到“佛

媛”“离媛”“病媛”各类“媛”……

当前仍有不少主播在网络平台

发布低俗视频或进行低俗直播，

以此吸引流量

  ● 目前法律并没有对低俗

的具体内涵进行界定，一般以公

众的通常认知作为判断标准，比

如价值导向不正确、违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违反公序良俗等

  ● 建议完善主播信用机

制，增加网络平台处理权限，统

一惩戒规则，建立联合惩戒机制

网络主播靠负能量引流调查

色情低俗负能量，
网络短视频怎么了


